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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一

这女人像磁盘，一下子就把市委副书记邱明给吸住了。

邱明六十来岁，换届上来已四年多啦。

他有魄力、思维敏捷、作风泼辣，在这北方海港城市，原是港

务局的党委书记。多年来搞党务工作，得心应手也很有经验。

如今，邱明能爬到市委副书记这个位子上来，却也费了一些

周折。问题出在男女关系生活作风上。多亏他老婆孔静怡从中斡

旋，最终以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为由，才算平息了升任的风波。

邱副书记接过名片，又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眼这位靓丽的女

记者。心想，这可是个尤物。

女记者甜甜地一笑，像糖罐子里倒进蜂蜜，甜得粘牙。有点

花心儿的人就别想离开这贴“老膏药”。

邱明随便瞥上一眼名片，也是出于礼貌。却没想，这名片上

的头衔儿，着实让书记大吃一惊。邱明似乎没听过这家报纸的

名字。但如今市场千变万化，报刊多如牛毛，新闻署的官员怕也

难全部记清，何况还有“地下”的呢？

摇摇《新新人类》文学报社记者
“另类情爱”小说作家

星星演艺集团节目主持人

云云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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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家伙，每个名字都能让你震撼一阵子的！

邱书记并非孤陋寡闻。“另类”一词儿，在九十年代末，就

在社会上成了一种商品标签，比如“另类歌曲”、“另类餐厅”、

“另类书籍”等等，“另类”一族，就像有些文化品位似的开始流

行。

无疑，“另类”的背后，是另类的现实，展示着这个时代

人类的宽容！否则，怎能允许“另类”一族们，相互标榜地

出现呢？

邱明前两天，还看到一家大报上的有关评论文章。详细内

容他记不上来了，但在他印象中这“另类”遭到了大多数人

的抨击。更有甚者，一位军旅作家，竟然骂到“另类文学”

作者“不要脸”的程度。

“另类文学”也称“隐私文学”，作者大多都是年轻新潮

的前卫女性。她们不读别人的作品，常常表现出不屑一顾。完

全写自己的体验，尤其是大胆、直露地描写个人的性生活和心

灵上痛苦的呻吟⋯⋯有人称她们是“新人类旗手”、“城市代

言人”等，看似外表冷漠，内心却飞扬。其实她们用文学在

“扮酷”自己，是“世纪病”、“文明病”的“病毒”侵蚀了

的一代人物。

令邱明最不敢想像的是，这么快，当今社会的时髦、靓丽

人物，竟然一下子闯进了他的视线，闯进了市委副书记的办公

室！

“怎么，邱书记对我有什么怀疑吗？”云云收住了笑容，

大胆地发问。没等邱明回答又说：“您没接到秋实集团董事长

秋实同志的电话？”

“噢，噢⋯⋯知道，知道。”邱书记极力地掩饰着站起来，

伸出一只大手，友好地握住了云云纤细的手。他把她领向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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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，示意她坐下说：“请⋯⋯请⋯⋯”

云云淡淡地一笑，顺手摘下了眼睛上的精小墨镜。墨镜是

那种白边宽腿儿的时髦产品。

秋实集团实际上没有几个人，但在这海港城市，名声大得

吓人。

秋实董事长并不是他秋实的实名，而且很少有人知道他与

邱副书记的关系。

九十年代初期，大反“官倒”时，秋实已经是公安局官

办贸易公司的经理了。年经有为，才三十几岁，就成了某处的

处级干部。后来中央下令，政府部门一律不得经商。去年秋实

才从正处级的位子上退下来，亲自“掌勺”，挂牌秋实集团，

当起了董事长。但他与公安局的瓜葛，是难以分清的，有这金

字招牌，背靠大树好乘凉呀！可实际上，他是为极少数主要人

物在谋私利。

有人问，秋实集团干什么？实话实说，实在说不清它到底

干什么！现在最时髦的房地产，高级娱乐场所，买卖石油，化

工产品，总之，什么挣大钱，就干什么。秋实一句话，还有人

给他贷款，贷款数大得吓人。

邱副书记这回更大胆了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摘掉墨镜的云

云。

云云妩媚地扭动着身子，像要一下子把面前的这位书记，

熔化在自己的骨子里。

邱明接到秋实的电话，说是有位记者要采访你，我顺便让

她带去一张批文，请你给签个字。邱明心领神会地答应了。

云云很大方地坐在皮沙发上，从小挎包里拿出一个很厚的

牛皮纸信封，交给邱书记说：“这是秋实董事长带给你的。”

邱书记接过来掂了掂说：“麻烦你啦。喝杯啥饮料？”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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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从冰柜中拿饮料。

云云说：“随便。我想⋯⋯求您一件事。”很直截了当。

“小姐的事，只要我能办到⋯⋯”邱明斟着饮料笑着说。

云云接过饮料说：“谢谢。我想，这事对您来说并不难

⋯⋯我有一位好友，也是中学同学，原来在检察院工作，三年

多前出国留学了。现已学成回国，打算开一家私人侦探所

⋯⋯”

邱明坐在云云的对面，点着头打开了信封，往里看了看并

没抽出来说：“噢，私人侦探嘛，在我国⋯⋯可能不允许吧

⋯⋯”

“要随便开，不就不求您啦？我很开放，提吧，需要什么

条件？”云云抿了口饮料。

邱明随手放下信封，苦涩地笑笑说：“云云小姐，开什么

玩笑呀⋯⋯我是人民公仆，是为人民办实事的⋯⋯这人民中

间，不也包括着你和你的同学吗？”

云云自然地一撇嘴说：“我当然清楚，要不刚才把秋实称

为同志呢？现在‘同志’这两字，怕是没人再用了吧？不过，

我觉得在您的办公室里，这‘同志’两字的含义，用起来的

意义还是很广泛的吧？”她有意地又提起秋实来。

邱明很有感触地瞥了一眼信封，忙笑着说：“就是，就

是！这样吧⋯⋯你让你的同学写份儿简历来，我再⋯⋯下去给

你打听打听⋯⋯有关这方面的政策。好不好？”

电话铃响了。

云云站起来说：“您公务烦忙，我就不打搅了。改天再来

采访⋯⋯”

邱明走到办公桌前接电话，并拿起一张名片递给云云说：

“也好，提前给我打电话。这上有我手机号，一般人我是不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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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”

云云的同学就是佟培培。

前几天在飞机场，云云来采访几位电影明星，飞机误点

了，她闲着没事儿在等。

没想到，国际航班到港，在走出机场的人群中，云云也眼

尖，一眼就看见了佟培培。

培培穿着很朴素，牛仔裤、牛仔褂，里面是件紧身的白背

心。跟打扮艳丽的云云成了鲜明对比。她头一眼没敢认这位女

记者，愣了一下就站住了。

云云知道培培没认出来，忙摘下墨镜说：“咋，认不出来

啦？云云，林小云。中学同窗三载⋯⋯好见忘呀。”

培培放下手中提拉的皮箱，这才想起来说：“哟，是你

呀，爱流鼻子的黄毛丫头⋯⋯不是来采访我的吧？”她看清了

林小云胸前的记者证。

云云帮培培提拉起皮箱说：“走，今天就采访你啦！咋，

没人来接你吗？”

一丝苦涩划过佟培培的脸庞，她向四下望望说：“没人

⋯⋯不过，我还得赶往武警院，要去看望住院的老师⋯⋯”

“噢，老师，我认识吗？”

“不，你不认识。是我工作后的师傅。他们夫妻⋯⋯都住

院了。”培培有些痛苦地说。

云云大笑起来说：“哎呀⋯⋯你还是这么容易伤感。你是

出国考察呀，还是旅游归来？”

佟培培站在了马路边儿，看云云热情的样子，实在不忍伤

害她，摇摇头说：“都不是⋯⋯几年前吧，我放弃了工作，是

检察院检察官的工作。我私自出国⋯⋯去进修博士⋯⋯”

“哟，原来你是留洋的学者呀。毕业了吗？打算在国外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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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？”

佟培培想了想说：“你是记者，不妨跟你说说⋯⋯我打算

回国定居，并干出一番事业来！估计检察院难以回去了⋯⋯我

选修的是法律和侦破。你接触的人多，见的事物也多⋯⋯帮我

参谋参谋，看我干什么合适？”

“法学博士，还是女博士，好办！尿尿，尿出个豆儿来

———真是伊里宝呀！放心吧，你的工作包在我身上啦。干什么
都合适，只要你有了这块金字招牌。”云云大包大揽地拍着胸

脯。

培培一愣，惊讶地看着这时髦女郎，不敢相信是从她嘴里

说出的话。而且还是位记者，无冕女王再随便，也不能到这程

度啊？蹙了蹙眉心说：“小姐，您这是什么词汇呀？”

云云哈哈大笑，旁若无人地说：“学者，莫少见多怪啦

⋯⋯这是我们这几年新兴起来的‘文学新新人类’的标准语

言。特点是直、透、露，要求是泻吐后的快感⋯⋯这句话我还

是经过修饰了呢⋯⋯”

佟培培真是感慨万千地说：“士别三日呀，何况我们这一

晃多年？”

“近日马上就给我出一本书，到时请指正啦。”

“要都是这种修辞⋯⋯实在不敢领教⋯⋯”

这时过来一辆红夏利，培培忙一招手说：“改日再聊吧，

我真得走了。”

云云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拉车门的培培说：“不希望真的吓

着你。安顿好后给我打手机好吗？凭我的关系，你的事儿我手

拿把掐！就像男人的⋯⋯”

“打住！再这么形容，我实在不敢奉陪了。”

今天，云云向邱明提出了佟培培的事儿，她并没事先争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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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培的同意，是有意向市委副书记出一道难题。她也清楚，成

立私人侦探所，确实难度极大，就算能成立，也要变相地起个

不是侦探的什么所名。她是受了秋实董事长的委托，借口采访

来见邱明的。既然采访不重要了，总该有个正式名目？于是她

就想起了佟培培。

云云和培培分手后，她就想方设法地去了解佟培培的一些

情况。知道她三年多前，靠上了一位美籍华人，借助这华人喜

欢小姑娘的癖好，捞到了不少钱。以后到美国进修，一年多就

与这华人离婚分手了。但她并不知道佟培培是因跟老师文广利

赌气才走的。关键，云云看上了培培的钱！“文学另类”人，

有她们的生活哲学，“实用主义”是云云的主要出发点。

云云可谓一箭双雕。只要粘上书记，没有办不成的事！她

想，若是给佟培培办成事，这可是能出资的富婆儿呀！虽然年

轻了些但也是富婆！看来，佟培培刚回国，她去看望的老师也

指望不上，老师已瞎，妻子又做过癌症手术，怕是顾不了她啦

⋯⋯我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，起码帮培培办个什么所，她还不

让我当副手？自己也混个“法律工作者”的头衔儿，名声就

更大啦！真是名利双收⋯⋯

林小云从市委出来，拦了辆“黄大发”。

司机急刹车，还没停稳，云云就打开了前门，迈脚就上了

车说：“武警医院。”

武警医院在市区的东郊，再加上路上塞车，计价器无情地

跳着⋯⋯

林小云心里怪佟培培，打机场分手一直没给她来电话，也

许忙？反正她说过，她老师住在武警医院。何不前去找她！就

是见不到培培，说是采访一下双眼被炸的文广利，也是搂草打

免子———捎带脚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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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车总算快到了，云云看了眼开车的司机。

司机三十多岁，一脸大胡子，像现在的导演，可气质上又

像个屠夫。这一路上不时地看看身旁的女士。

云云早被这种眼神看惯了，并没理会。这回是该她看他

了。两人眼神相对，司机却不好意思地一笑，又看前面的路况

啦。云云说：“哎，师傅，我好看吗？”

司机一愣，忙说：“还行。比我老婆可强多了！”说完又

白了云云一眼。

云云冷笑一声说：“我可是记者，无冕之王！这次车费，

就记在账上吧。等我发了财，给你换辆‘红夏利’。”

司机以为她在开玩笑说：“老子可是‘二进宫’刚出来的

主儿，就这破‘大发’还是借来的呢。等你有了‘夏利’，还

不把我老婆孩子全饿死！”

“你可别拿劳改释放犯吓唬人⋯⋯我粗的细的都见过！我

实话跟你说，妹子坐车从来不掏钱⋯⋯”云云说着笑着，还

像开玩笑。

“你真不想掏？”

“没钱。不开玩笑。”云云认真地说。

说话车就到了武警医院门口，司机把车往前开，前面有条

乡村小路。

司机说：“没钱有后也行！反正，不留下点儿嘛，你别想

下车。”

云云一看车开进了比较僻静的小路口，心中有些慌了神，

忙央告地说：“哎，大哥，这是往哪去呀？为这点儿路费，你

还想把我杀喽？”

“杀倒不敢，强奸你最多‘三进宫’罢了。”

林小云忙亲热地靠上司机，手拿把掐地说：“哎呀⋯⋯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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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，今天实在没时间啦。这样吧，学上海人吃吃豆腐算了⋯⋯

这是我名片，有机会⋯⋯”

司机停下车，板着脸说：“我这人，面横心软⋯⋯架不住

几句好话。滚！”他在她胸前抓着掐着⋯⋯

小云开了车门，后屁股上还挨了下掐。下了车，全是土

地，坑坑洼洼的差点崴了脚。

司机站出车门，冲着往回走的云云叫骂着：“狗屁记者！

冒牌货，死不要脸的野鸡⋯⋯竟想跑我这找巧儿吃⋯⋯”

林小云走到医院的大厅，静了静神，面不挂红心不跳地整

了整零乱的衣襟。她朝住院部走去。

门口的护士挡驾说：“对不起，不是探视时间⋯⋯”

云云亮出“派司”，说是要采访一位英雄。

云云来到眼科，一提“瞎了双眼”，护士们显出了极大的

热情。当她走进病房，却遇到了守候在外屋的值班武警的阻

拦。

武警说：“没有上级的批示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！对不起，

记者同志，请回吧。”

云云好说孬说就是不行。武警战士真死性，怎么说也不通

融。云云是一点招都没有啦，只好转身起驾。因为是病房，说

话声音很小，临走时云云气不过地大声说：“比见市委书记都

难。”

孟淑敏听见了，心想这是谁说话，不像培培呀？带着疑问

就走出来。

方芳恢复得差不多了，架着拐也随着淑敏走出里屋。

孟淑敏和方芳跟到外面走廊，见是位记者，就叫云云说：

“记者小姐，有事吗？”

云云回过头来，琢磨这女人一定是文广利的妻子啦？这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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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绑着绷带的是谁呀？她慢慢地转过身走回来笑笑说：“我想

找⋯⋯我的同学佟培培。”她话峰一转，再不提采访的事了，

说出了来此的真实目的。

孟淑敏很自然地抬起手腕，看了下手表说：“培培每天都

来看老师，再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该到了。你要没什么要紧事，

就等她一会儿。”

“我找她倒有要紧的事。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淑敏吧？”

孟淑敏笑笑说：“哟，就那么鼎鼎大名？是培培告诉你的

吧？”

“别忘了我是记者呀。佟培培只提要到医院来看老师，连

名字都没说。”

“噢，看来你还是个很灵通的记者呢。就在这儿坐一会儿

吧。”孟淑敏示意了一下走廊两旁的长椅。

云云坐下，为显示自己她说：“我刚从市委副书记邱明那

来⋯⋯您也坐。”她随手从小包里抽出邱明给的名片，让孟淑

敏看着说：“呶，这是邱书记给的名片，您要是⋯⋯有什么困

难就找我⋯⋯”

孟淑敏没接名片，笑着说：“您要是有名片，我倒可以要

一张。”

“有，有⋯⋯”云云忙又抽出一张，礼貌地递给淑敏说：

“请多关照。”

孟淑敏接过名片看了看，转身递给早已坐下的方芳说：

“替我拿着。这位记者还是个很时髦的女作家呢。请问，你的

作品大名是⋯⋯？”

“不好意思⋯⋯”云云又拿出张名片说：“再给您一张。”

“一张就够了。”淑敏没有接：“想看你的大作。”

云云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的小说大概要到年底才能出版

·园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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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到时一定奉上。”

“好，到时我一定拜读！说实话，我正想了解一下，你们

‘新新人类’、‘另类一族’的大作呢。今天，我也算开了眼

界，外表看，还算是‘美女作家’呢。”孟淑敏在报上见过有

关“另类文学”的报道。她只是这么客气地一说，谁知道她

的生命时间表里，还能不能有空儿去读这些闲书？更何况，她

还有案子急需去破呢！

云云放好名片，随手拿出化妆小盒，打开照了一下，像极

为自然地补了补妆说：“这位小姐是你的病友吧？腿怎么啦？”

孟淑敏说：“比病友可要亲密得多。佟培培跟你是大学同

学？”

“不，我们是初中同学。儿时的伙伴⋯⋯不更亲近吗！我

连高中都没毕业⋯⋯”

“噢，高中没毕业就成了作家，不简单。”

云云化着妆说：“我认为学历并不多重要，问题是要有真

才实学⋯⋯”

方芳一直没说话，这时却冒出一句：“只胡凑八凑地写上

几本自身的体验，称不上什么真才实学的！我觉得，这也是出

版界的腐败现象。”

云云一愣，看着这位同龄人，比自己还有些魅力的靓姐

说：“噢，出版界也能腐败吗？”

“凡是有权势的人，都可能搞腐败！”孟淑敏说。

方芳说：“文学作品应该是有社会责任的艺术作品！若只

是一味地追求金钱，连女人的廉耻都不要，这不是腐败是什

么？这样的‘作家’，若能称其为作家的话，我看不如改行

⋯⋯”

“哪去干什么？”云云的脸都不红地问。

·员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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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卖‘肉’更直接些。”方芳愤恨地说。

孟淑敏拦住方芳的话头说：“这么说有些过于偏激了。我

们还是换个话题吧。说实在的，我俩都是外行。活着就是为社

会多做贡献的！又都是搞公安、法制工作的，很想一下子就能

净化社会⋯⋯云云小姐千万莫怪哟。”

云云补妆后的粉脸，也看不出多红来。她装出大度地样子

说：“没什么⋯⋯其实社会上卖‘肉’卖‘灵魂’的又何只我

一个呢？你们若真能一网打尽⋯⋯我倒情愿首当其冲地被净化

掉！”

正说着屋里出来个人说：“孟同志，病人醒了，请您进去

吧。”

孟淑敏站起来说：“好，我就来。”她转向云云说：“这位

方芳是学法医的，你们俩可以心平气和地多聊聊。都是同龄人

嘛⋯⋯还能找到共同点的！”

这时，楼道里传来了皮鞋声。

三人向楼梯口望去⋯⋯

·圆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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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孟淑敏、文广利追随着肖平公安局长，从河北某市又调回

了这北方海港。

尽管他们在一次次的反腐败大要案中，舍生忘死、战功卓

著，但却没有一枚勋章的嘉奖。

三年多后，为了彻底地揭开这海港城市地腐败分子，在中

央首长的布置下，迂回地回来，任务更艰巨了！

肖局长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，把文广利直接安排在市公安

局任自己的助手。虽然在名义上广利不如检察长兼反贪局长职

位大，但他一是不计较地位，二是一心一意地要挖出这海港城

市的腐败，把三年多前的“桑拿谜案”搞个水落石出！无论

在检察院还是在公安局，性质是相同的。

孟淑敏只因癌症恶化，也没回检察院去，肖局长为安抚

她，还得发工资治病，就按她原法院副院长的职位，给她在自

己的职权范围内，安排了三级警监的警衔，但没有具体的职

务。

肖局长这次回来，还兼任了副市长主管政法部门的工作，

只等换届改选再正式通过“人大”任命了。

没想到的是，文广利回来才仨月，在一次深入查找原

“桑拿案”中的主要见证人、女法医方芳的任务中，双眼被炸

瞎了。

晴天霹雳！

·猿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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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工作者，怎能没有双眼呢？他们靠的就是明察秋毫的

火眼金睛！

这下可急坏了肖局长。他一方面安排积极地治疗，另一方

面马上向中央老首长汇报了详情。他想争得中央首长的支持和

帮助⋯⋯

中央首长更是关心细致！马上派来了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

专家小组。遗憾的是，专家鉴定文广利的双眼，必须换角膜，

否则是无法复明啦！

肖局长一下子陷入了困境。两员大将本还能有一位，可孟

淑敏已是癌瘤转移肺部，多次吐血，回来后就直接住进了武警

医院。这回可好，夫妻俩同住在了一个医院的楼上啦！

在肖局长调往河北某市后，文广利和孟淑敏因工作中的

“失误”，迫使“桑拿案”侦破一半，停了下来，只好也调到

肖局长的麾下，成了肖局在某市的左膀右臂，不可多得的得力

助手。按中央首长指示，要重新揭开这海港城市的腐败盖子，

指令把文广利和孟淑敏一同调回，共同继续深挖这座城市的祸

根⋯⋯

别说“桑拿案”无法侦破下去了，令肖局更头疼的是，

在这回来的三个多月中，似乎查到了一起重大走私案的根源，

而且跟“桑拿案”有牵连⋯⋯会不会这走私案的总祸根，正

是要深挖的祸首呢？肖局正在喜出望外之际，文广利却出了事

⋯⋯

肖局三天三夜没合眼了，他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人整整地消

瘦了一个尺码，穿上特制的警服像借来的，逛逛等等的没了局

长的风度！

肖平他坐在皮沙发里，眯着双眼在想事。“红塔山”、“红

云”换了好几盒，烟灰缸都堆成了山，秘书已给倒了两次啦。

·源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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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会儿正在较劲儿，他不让秘书再进来。

可唯一结论是，必须尽快找到“角膜”！只有让文广利复

明，才不致于使案件再次流产！要重新地去调查，实在是耽误

不起功夫呀。

孟淑敏着一身三级警监的制服，她那特有的修长体态给人

一种铮铮铁骨的感觉。英姿勃发、正气凛然，威武、飒爽，二

目炯炯、神采奕奕⋯⋯俊俏的脸上慈眉善目，透着一副菩萨柔

肠。若是仔细端详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被病魔折磨的

憔悴。

她轻轻叩开了眼科尤主任办公室的门。

尤主任正在写医嘱。

尤主任放下手中的笔，抬起头一愣。

夫妻警察虽也多见，但像她三十多岁的三级警监衔却是少

有！又听说她是做过子宫癌手术的病人，如今病灶又有了发

展，正住在肿瘤科病院房。她丈夫文广利在执行任务时突然被

炸瞎了双眼，她一直穿着便服守护着。还真是第一次见她穿戴

这么整齐、严肃、这么仪态端方呢⋯⋯

“是你？请进⋯⋯找我有事吗？”尤主任礼貌地站起身来，

手一摊，示意请她坐下。

孟淑敏朝前走了两步，笔直地站定在尤主任的桌前，含着

苦涩的微笑说：“尤主任。”紧跟双足并跟儿地立正，举起右

手，在女警帽下，“叭！”地行了个极其标准的军礼，气宇轩

昂、气凌霄汉。而后，她缓缓地坐下，挺直了腰板，像是有意

地赶走病魔。一双清沏的大眼，凝视着尤主任，张了张嘴，欲

言又止地像是很难启齿⋯⋯

尢主任猜想：八成是为“十二床”换眼角膜的事。谁的

亲人双眼炸瞎了，能不着急吗？

·缘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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